
提起彝族传统教育的类型，学界研究较多的是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或自然形态的教育，往往忽略

了彝族宗教仪式也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究其原

因，在于对于彝族宗教性质的理解上存在误解，认

为彝族宗教更多的表现为仪式性、展演性，具有神

秘性和非理性，而非工具性和理性所表达出的教育

性，就如麦克斯·缪勒也认为宗教是“一种奋斗，就

是要去想象那些无法想象的东西，去说那些无法言

说的东西，去追求无限”[1]。事实上，当人们系统的

分析宗教信仰时，就会发现时间、空间、类别、数量、

原因等主要范畴既产生于宗教，又从属于宗教，是

宗教思想的产物，正如涂尔干所理解的宗教是“一

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

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2]。于是，宗教又被认为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本质是虚幻的，但其产

生并不是虚无的，有其特定的历史性。它以自身的

价值取向和目的来吸收、解读和表达人类文化，并

与其赖以生存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合在一

起，从而形成了丰富的表述形式。它不仅创造了丰

富的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而且培养了宗教人才，

传播了传统文化。这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宗教

凝聚了诸多范畴的文化理想和期盼，使宗教文化和

传统文化不囿于经堂寺庙，而得以世俗化。由此，

宗教和教育有了更深层的联系。教育的使命就是

包括宗教经验在内的“人类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超生

物经验的传递和交流”[3]。

长期以来，凉山彝族理解世界及其自身的最初

表现体系都源于宗教。然而，容易让人忽视的是，

毕摩宗教并没有限于用某些概念约束它本身的发

展，反而使早已形成了的智识变得更加丰富，促进

了智识本身的形成。彝族人重视毕摩宗教，不仅因

为其中蕴藏了大量的知识内容，还因为这些知识得

以阐释和传播的独特形式。由此，担任阐释和传播

彝族传统文化一职的彝族祭司毕摩的权威对彝族

群众而言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实际扮

演着教师的角色。彝族毕摩除了给学徒们传授他

们的特殊技艺（巫术仪式、咒语、插枝和泥塑造型艺

术等），还要向所有的彝族群众传授有关天文地理、

彝族历法、家支谱牒、彝族历史、诗歌吟唱等各种知

识，教育他们如何理解日月山川的存在和变化，理

解人的种类和繁衍，熟悉彝族祖先的来源和迁徙之

路，牢记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禁忌，了解彝族传

统的口承文学。

故而，凉山彝族毕摩仪式教育作为传统教育中

的重要方式，不仅能达到传承彝族传统宗教文化等

多种目的，同时也是一股强化族群认同的凝聚力，

其宗教仪式的教育内涵和意义是现代教育手段，以

及其他传统教育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彝族毕摩宗

教与教育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教育不仅是彝族人

传递生产、生活经验和技能并借以生存下去的基本

手段，并“致力于维护现状和给青年人传授那些在

变化中固有的东西”[4]。

一、凉山彝族毕摩宗教仪式教育的内容
凉山彝族毕摩宗教仪式教育主要包括两种类

型：一，毕摩授徒教育；二，大众宗教仪式教育。

（一）毕摩授徒教育

这一类型的教育专注于与毕摩活动相关的专

门知识的传授和特殊技能的培训。这一教育形式

主要通过收授徒弟来实现的。因其宗教职业的特

殊性，因此毕摩授徒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

1.诵读彝文经书。彝文经籍文献是毕摩从事宗

教仪式活动的重要依据，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宗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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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指导和规定了仪式的规模、程序和内容等。因

此，掌握彝文经书内容并能熟练诵读经书是成为一

名合格毕摩的基本要求。

2.神鬼知识。凉山彝族信奉万物有灵，因此彝

族民间鬼神之多，可谓一冠。彝族传统上将神鬼分

为“木尔木色”和“略茨哈嫫”两大类。“木尔木色”意

为“天神地袛”，是对昊天神袛和大地神袛的统称，

具有无所不能的神通。“略茨哈嫫”意为“妖魔鬼

怪”，是对一切妖魔神怪、邪孽恶兆的统称。而从神

鬼存在的空间划分，还可将彝族神鬼分为昊天界

神鬼、人世间神鬼、地下界神鬼三类；从神鬼传说

方式上划分，则可分为民间传说神鬼和毕摩传说

神鬼[5]。毕摩只有掌握了丰富的神鬼知识，才能保

障仪式的顺利和准确。

3.家谱和历史地理知识。彝族家谱是联系祖先

和后代的重要线索，也是彝人表达其归属意识的重

要方式之一，而在宗教仪式，尤其是指路仪式中，将

祖先顺利送入祖界，并为后代祈福的整个过程中也

是毕摩对家谱和彝族历史地理知识是否熟练掌握

并运用的一个重要考核内容。

4.彝族历法知识。彝族宗教仪式中，毕摩常通

过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进行占卜和预测，什么时候

举行何种仪式也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彝族历法和

天文知识也是毕摩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5.彝族医药知识。彝族人认为，疾病是各种恶

灵缠身而致，而这种认知是毕摩宗教得以存在的直

接原因和条件。民主改革前，凉山彝区处于奴隶制

社会形态中，经济落后，彝族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靠

天吃饭，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卫生条件较差，疾病

仍然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因受地理、经济和

卫生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在彝族乡村，人们一旦生

病，首先救助毕摩。毕摩一方面进行仪式治疗仪

式，从精神上进行抚慰；另一方面也配合运用彝族

医药知识进行对应治疗。而这些医疗行为、草药和

药熏等知识也是毕摩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6.仪式程序知识。毕摩作为宗教仪式的主持

人，必须熟知每种仪式的仪轨程序、禁忌和要求。

不同的宗教仪式对日期、仪式规模、神座类型、插枝

数量、牺牲种类和颜色等都是不同的规定和要求，

而合格的毕摩对此必须牢记并能清楚区分。

此外，毕摩授徒教育中还十分重视宗教仪式过

程中与之匹配的绘画、草扎、泥塑、木雕和剪纸等技

艺的传授与学习。因此，毕摩授徒教育实质上即是

以仪式开展为出发点和目标的多种知识和技能的

传授与培训活动。

（二）大众宗教仪式教育

涂尔干曾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一书中，将

宗教现象分为信仰和仪式，信仰由表象组成；仪式

则是一定的行动方式[6]。特纳深受涂尔干的影响，

他在对非洲恩丹布人的宗教仪式研究中就发现，文

化、认知以及观察之间具有本质的联系，这些联系

都能在各种象征仪式中很好地表现出来，并能形成

人们模式化遵循的一套完整的仪式结构[7]。雷蒙

德·弗思也认为，仪式是用一套程序把信仰和愿望

联系在一起的[8]。 凉山彝族村民就是通过参与各类

宗教仪式，把对祖灵的崇拜与对后代子孙的祈福庇

佑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对“死”的尊崇，又是对

“生”的寄望。通过这些链接和固定的程序，彝族村

民便建立起一套自己独特的记忆网络，从而成为彝

族族群集体记忆的体现方式。

因而，凉山彝族毕摩正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宗教

仪式来实现对公众的教育和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

因此众多的仪式也就成了凉山彝族毕摩文化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仅“路上

方”的送灵归祖仪式涉及的小仪式就达六七十中，

“路下方”部分达一百多种[5]。这些仪式分别用于不

同场所，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凉山彝族民众通过

参与日常生活中和宗教祭祀中的各种仪式，了解并

传承了彝族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

崇拜、吉尔（灵物或宝物）崇拜等，同时也让外界了

解了彝族人的精神生活和信仰世界。

二、凉山彝族毕摩宗教仪式教育的特点
凉山彝族毕摩宗教仪式教育，无论是针对学徒

还是针对大众，都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和教学时间

毕摩的主要职责都是通过宗教仪式活动所体

现出来的，因此毕摩宗教仪式的教育形式和功能也

必然体现在仪式活动中。由于仪式活动时间、地点

并不固定，因而毕摩教育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随意

性，其仪式过程也即是教育过程。

（二）使用纸质教材

在彝族传统教育中，家庭教育、家支教育、社会

教育等教育形式多以口传方式，而毕摩宗教仪式教

育在口传的基础上，还有自己的纸质教材，这就是

毕摩世代相传的彝文经书。这些毕摩经书内容广

博，涉及了彝族历史、地理、天文、宗教、文学、伦理、

哲学思想等内容，通过经书的记载和传承，不仅见

证了彝族毕摩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梳理出了毕摩

宗教发展的清晰脉络，而且通过宗教仪式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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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经活动，也向毕摩学徒和大众传播了相关的毕摩

文化知识。

（三）配以毕摩法器进行教学

毕摩进行宗教教育时，有其特殊的教学和传播

彝族文化的工具——法器法具。毕摩凭借法器增

加其自身法力，通达神灵、降妖除魔、祈福纳福等。

在凉山地区，毕摩在仪式活动中常用的法器主要有

神笠、法衣、神铃、神扇、签筒和法网[5]。

除了以上六种常见的法器外，还有毕摩随身带

的护身物、鹰爪、虎牙、野猪牙圈和做仪式时根据需

要临时制作的响竹、水鼓等。彝族毕摩通过这些法

器法具增加了宗教仪式的神圣性和神秘性，通过示

范传授给自己的学徒，并展示给大众观看。

（四）辅以口头“声教”

凉山彝族毕摩宗教教育可以说是一种“不学

诗，无以言”的口头诗教传统，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

会的知识群体，往往都十分重视“诗”和“歌”特质在

传承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并总结出了实用简练的谚

语和口诀。这些口诀和谚语的使用，对学徒掌握和

大众了解毕摩知识技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凉山彝族毕摩宗教仪式教育的功能
众所周知，宗教具有社会功能。涂尔干认为

“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而宗教仪式则是“在集合

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

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2]。因此作为社会

性的毕摩仪式也具有集体性的教育功能。

（一）集体记忆的表述与延续

在整个毕摩宗教仪式活动过程中，除了主祭人

家外，亲朋、姻亲、附近乡邻等都积极、自愿地参与

到仪式活动中，并根据自己的年龄、社会地位、家庭

背景，在仪式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尽到各自的

职责。没有人问为什么，仿佛这就是一种传统，一

种习惯。凉山彝族正是通过这种集体参与行为，学

习并传承了彝族传统文化，保存并丰富了族群记

忆，团结并增进了内部凝聚力。而凉山彝族的这种

记忆体系就是一种“集体记忆”。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

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9]。 美国学者康纳顿

也指出，集体记忆是通过“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

和保持的”[10]。凉山彝族正是通过一次次的毕摩宗

教仪式活动，传递了彝族宗教信仰、民风民俗、家支

意识、神鬼观念等传统文化知识。而彝族村民通过

多次的参与和实践不断了解和习得了相关知识，并

保持和传承了这一习惯与记忆。

而彝族儿童跟随父母和长辈参加宗教仪式活

动，也是对彝族文化无意识的耳濡目染。“重大的公共

事件在直接参与者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

是在他们还处于成年身份形成的早期阶段”[9]。斯图

尔德也认为“地方群体或社区所施行的社会化也是

从儿童期开始”的[11]。彝族儿童幼年时期参与毕摩

宗教仪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导致了他们小小年纪

便潜移默化于演述场域的熏陶，从而加深了对这些

宗教仪式的记忆和认知，在满足了年幼好奇心的同

时也传递了彝族的集体记忆。

（二）传统文化的承继与传播

凉山彝族毕摩宗教仪式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传

统文化对个体社会化的效果。一方面，毕摩通过授

徒方式，将彝文经籍文献中的内容，以及必要的彝

族历史、天文、地理、历法以及各家支的谱系等知

识，通过声教和演绎操作的形式传授给自己的弟

子，正是毕摩这种传承体制不仅培养了彝族宗教仪

式的主持人，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彝族文化的

继承人。

另一方面，针对广大的彝族群众，毕摩宗教仪

式活动的过程，实质就是毕摩通过仪式行为与参与

的大众进行传递、交流的过程。这一过程巩固了从

民间-仪式-民间的循环，并不断完善和创新。而这

种以宗教形式反映和保存下来的彝族文化中的精

华，正以凉山彝区旅游业的发展为依托，被传播到

凉山以外的地方。

除此以外，彝族毕摩宗教仪式教育还具有一定

的医疗功能、执法功能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因

此，彝族毕摩宗教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

式，是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来实现其文化接受的，

具有多种社会功能，表现出一种实用性与表现性很

强的宗教特质。

四、结语
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凉山彝区正处在经

济和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时期，凉山彝

族的毕摩宗教仪式，并没有受主流文化——汉族文

化，以及当下观念和传媒力量的冲击而式微和消

失，反而在彝族聚居区还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保持

着自己独立和绵延的记忆实践，究其原因，在于：

一，彝族群众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唤醒并加强了他

们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热情。二，由于彝族每年的宗

教仪式和节日仪式数量较多，且有的仪式时间较固

定，有利于彝族群众对宗教仪式的循环记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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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宗教仪式，为彝族村民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公共

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对乡村事务共同协商、讨

论，促进了彝族乡村的和谐共建，也促进了邻里关

系的友好相处。四，彝族宗教仪式具有重要的教育

功能，从而使彝族传统文化能得以保护并代代相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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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Bimo Religious Rituals in Liangshan:
A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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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not only uniqu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Yi’s Bimo religious rituals of

Liangshan, but also some irreplaceable educational contents and functions. Yi people in Liangshan can preserve and

enrich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village, enhance the cohes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Yi society, and inherit Yi’s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particpating in these religiou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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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Control System of CPC in Taking Over Cities

SHEN L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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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48, with the triumphant advance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any big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been liberated in succession. How to accept and manage these cities is becoming an

issue that needed to be addressed as a matter of urgency. Based on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s in the new liberated

citie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hich was led by Mao Zedong at that time, absorbing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other regions decided to implement military control system and set up military control committee. Although the

existence of military control system was in a short time, the study of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basic content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an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ilitary control system；military control committee；historical background；basic content；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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